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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在索罗金的小说《暴风雪》中，时间和空间在承担基本组织情节功能的同时，也具有重要的

心理揭示作用。同时，小说中不同层次和特征的时空体类型，如梦的时空体、道路时空体等不但展现了人

物隐秘的内心世界，也创造了人物形象的流动性和体裁叙事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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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索罗金被誉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三驾马车之一”，

是当代俄罗斯文坛的一个独特的现象。他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独树一帜，但在俄罗斯和西

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也颇受诟病。索罗金早期创作中“用将现实与人物丑陋化、粪土化、

妖魔化的审丑手段实施对民族和人类历史、文化的颠覆”，（张建华 2008：3）挑战普通读者

对丑与恶的承受底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索罗金一改往日备受争议的创作风格，积极探索

新的语言和寻求理性的表达方式，他于 2010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暴风雪》讲述了暴风雪肆

虐下，主人公加林医生携带疫苗同车夫痨病鬼一起前往瘟疫蔓延的多尔戈耶村救人的故事。

小说一经出版便引起俄罗斯文艺界的关注，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发行。

从题目来看，这部小说无疑是对普希金开创的暴风雪主题传统的承袭。普希金的《暴风

雪》开创的全新主题在后来的托尔斯泰、列斯科夫、契诃夫、勃洛克等一系列作家创作中得

到了继承和发扬。而索罗金的《暴风雪》作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本，运用了幻觉、游戏、

梦境、意识流、隐喻等诗学手段，解构和颠覆十九世纪经典文本，其中的时空特征也体现了

索罗金文学世界的独特性。

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自古以来都是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20年代，巴赫

金在听乌赫托姆斯基的关于“生物学中的时空体”报告时接触到这一概念，自此，他对“时

空体”保持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关注。1937—1938年的《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

中巴赫金完成了对时空体理论的完整论述。首先他将时空体定义为“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

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以及相互间的重要联系。”（巴赫金 2009：269）同时表明，时空体

是兼顾形式和内容的文学范畴，有着重大体裁意义。在艺术和文学中，时间在时空体中居主

导地位，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

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

西；空间则趋于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

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巴赫金 2009：269—270）巴赫金将这种不同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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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视作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与巴赫金的对话、狂欢化及复调理论相

比，时空体是一个“更具有自含性和自足性的范畴……它只是巴赫金最初的自我-他者关系

模式及其在对话主义这个概念中的成熟表现之间的一个便捷的中转站。”（阿拉斯泰尔·伦弗

鲁 2017：112）

2 《暴风雪》中的叙事时空

《暴风雪》的故事情节在一条清晰明确的时间轴上展开。小说是以顺叙为主，形成了连

贯、完整的线性叙事。同时运用插叙打破了自然时序，使得叙事更加完整、灵活多样、富于

变化。铺展于情节上的故事发生发展的现实时间即物理时间使得叙事条理清晰、次序井然。

例如小说开始医生在驿站中催促驿站长时，“医生瞧了一眼那座酷似妖婆小木屋的大挂钟：

时针指着两点一刻。”（索罗金 2012：2）；雪橇车撞到金字塔导致滑板断裂，修车后的医生

“掏出表看了一眼：已经 5点多了。”（索罗金 2012：28）；在磨坊主家过夜的医生一觉醒来

发现已经中午 11点多了；驶过小树林后，医生看表已经晚上 6点整了，进而推算出在维他

命人的帐篷里逗留了 6个小时；经历一夜暴风雪的考验，医生被中国人救起时，“太阳出现

在灰色的地平线上，它照亮了雪原，照亮了静洁的淡蓝色的天空，天上的群星依稀可见，还

挂着一轮月亮。”（索罗金 2012：170）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的景象昭示时间为日出伊始。根

据细节可计算出整部小说从医生于驿站发牢骚到最后医生被中国人救起的情节用时共计 40
小时左右。除了具体明确的时间标志外，也有类似在维他命人那里停留 6个小时的时间记录。

故事情节进程中的时间标志营造了一种真实感和现实感，符合俄国 19世纪现实主义的文学

传统。

插叙则体现在主人公们的几次回忆上。例如在雪橇车撞上金字塔时，医生看着外形奇怪

的金字塔，想到了娜金钢琴架子上的水晶犀牛，进而怀念娜金的美好，后悔与她分手。这里

的插叙展现医生花花公子的本性，为读者补充了人物的背景材料，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和完

整。而小说中的回忆、幻觉、梦境等是叙事中的心理时间，旨在展现人物心理上的体验。痨

病鬼四次回忆的主题都是童年及年少时期的趣事。其中，父亲成为多次回忆的对象。父亲为

6岁的他买玩具大象、他与父亲一起割芦苇盖在农舍的屋顶等，可窥视出痨病鬼对父亲的敬

爱、对童年温暖家庭的怀念。这些回忆为后来痨病鬼梦中弥补童年遗憾做了铺垫，同时也拼

凑出了痨病鬼丰富的内心世界。从主人公活动所占据的时间分析，作家在利用物理时间点明

具体时间之后，更加注重对心理时间的描写，以强调时间点内主人公的心理感受和意识过程。

与叙事时间不同的是，叙事研究者们常常忽略文学作品中的叙事空间的存在及其对文本

的意义。有学者将叙事空间和意识空间作为文本研究的两个维度。叙事空间指的是叙事过程

中所描述的所有空间范畴。而意识空间则属于心理空间范畴，主要表现小说主人公的心理内

容，包括幻觉、梦境等。《暴风雪》中的故事空间可分为开放性空间和封闭性空间。道路、

雪原、森林以及田野等属于开放性空间。开放性空间中常常是无边无际，充斥着暴风雪和黑

暗，给人一种疲惫、无能为力的心理体验。而驿站、医生和痨病鬼的两次停留地以及最后藏

身的逼仄的牵引箱等属于封闭空间。两次停留具有重大的情节转折意义。村屋过夜的医生与

磨坊主太太发生不伦恋，这是医生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污点。在维他命人帐篷中吸食最新毒

品产生的幻境直接导致主人公性格的转变，试图将医生转为“正面主人公”形象。而吸毒后

产生的幻觉景象同梦境、回忆等一道都是属于心理空间范畴。在描写吸毒过程的细节时，作

者也有意将医生的空间同外界隔离开来，“那个透明的金字塔发出一阵又尖又细的声音，就

慢慢地蒸发起来。煤气嘴熄灭了。就在那一刻，由超薄再生塑料生成的一个透明半球体顿时

笼罩在桌子上方，把坐着的四个人与余下的空间和世界隔离开来……医生本想回一句‘加斯

加达马’，但却立刻堕入了另一个空间。（索罗金 2012：95）意识空间呈现一种无序、混乱、

无逻辑的特点。它提供了主人公情感宣泄的窗口，或忏悔、或恐惧、或期盼，使得人物形象

变得立体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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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金曾提到：“《暴风雪》是一部讲述俄罗斯过去和未来的小说，是一部关于无边无际

的俄罗斯空间的小说。”（索罗金 2012：184）从作品多处细节描写，如“加林医生的曾祖父

是一名会计，他常常回忆起遥远的斯大林时代……”（索罗金 2012：146），可以推断《暴风

雪》的故事发生于未来社会。属于 19世纪医生的夹鼻眼镜以及风靡一时的《领域》杂志等

昭示着历史的痕迹。汽车厂、汽油发动机、电话等分明是属于 20—21世纪的词汇，新型毒

品金字塔、三层楼高的巨型马及袖珍马等指向高科技的未来。于是小说中历史时空、现实时

空和未来时空相互重叠、交错及融合，使读者在时空混淆中形成了新奇的审美体验。

3 梦的时空体

巴赫金按照情节和时空的关系区分出道路时空体、沙龙时空体、门坎时空体等。一些俄

罗斯研究者依样提出了“梦的时空体”（Онейрический хронотоп）。其中“梦的”

（Онейрический）一词源自希腊神话中的三千梦神俄涅洛伊（Όνειροι, Oneiroi）。波兰文艺

学家法利诺认为梦的空间(Онейр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属于现实以外的空间，它包括“梦境

的形式，或是幻想、幻境的形式，抑或是由臆想、主人公的疲惫、半梦半醒及头脑混乱引起

的虚幻景象的形式。”（Фарино Е. 2004：376）

《暴风雪》中，作者在主人公历险旅途中穿插了一次幻觉和四次梦境。唯一一次的幻觉

是医生在维他命人的帐篷里体验最新毒品——金字塔时出现的。幻境中的医生被缚手脚，置

于油锅之中。在油锅慢慢加热的过程中，广场上成千上百的群众见证着加林医生的身体折磨

和内心恐惧的升级。在群众的欢呼和躁动面前，医生不断向众人辩解，他讲述自己的身世，

高尚的医生职业和耶稣信仰以及圣训。然而油锅的刑罚仍在继续，医生精心思考后重新开始

了演讲。他总结自己光明磊落、行善为先的一生的同时，坦诚过去犯下的罪行，忏悔女友为

自己堕胎、忏悔自己未探望病人导致病人的死亡，忏悔自己为了自由抛弃妻子等。忏悔后，

他又谈到了信仰，善与爱，甚至发出疾呼，“基督被处死已经过去两千年了，但人们依旧没

有学会互相友爱。”（索罗金 2012：98）而后医生在内心极度紧张和恐惧下，一边怒骂和诅

咒所有人，一边奋力跳出油锅，同时他的意识还在兼顾广场周围的屋顶、瓦屋顶上的鸽子等。

外界印象不断激发他的联想，使他心神不宁，意识飘忽不定。这段以忏悔独白为主要内容、

以意识的流动、起落、解散为重要叙述线索的精彩意识流描写堪比《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

夫自首前路过干草市场的意识流动片段。在忏悔时，医生重新审视爱、善、生命等价值观，

完成了向善的蜕变。他感悟到生命的珍贵，决心身体力行地践行以基督信仰为根本的道德准

则。苏醒后，他甚至去拥抱痨病鬼，“人人皆兄弟，库奇马。我很想你，老伙计。”（索罗金 2012：
106）

除幻觉外，小说中还着重描写了医生的三次梦和痨病鬼死前的梦。弗洛伊德认为，梦“是

一种愿望的满足。它可以算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由高度错综复杂的智慧活

动所产生的。”（张建华 2008：18）梦的材料可以来自外界环境，也可以来自个人潜意识，

无意识是梦的发源地。第一个梦境中的时间为星期五的下午，空间设定为郊外别墅。梦则是

由前妻伊琳娜、草莓蛋糕、铜锅、袖珍马、儿子等元素组成。“他把草莓蛋糕放在被阳光晒

暖的、绿色的凉台地板上。（索罗金 2012：118）其中蛋糕、阳光是身陷黑暗与暴风雪之中

筋疲力尽、饥寒交迫的医生生理上的需求投射，袖珍马则是来自现实环境。前妻穿着他最爱

的蓝色碎花连衣裙，楼上传来的成年儿子的鼾声以及伊琳娜宣布：“我们会有五十个孩子！”

（索罗金 2012：119）这都让医生感到激动、幸福不已。荣格认为，补偿是梦的重要功能。

它常会以想象性愿望形态出现，试图补偿那些心灵深处被忽略的，尚未分化的部分。医生追

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是他与妻子离婚重要原因。梦中温柔美丽的妻子、健康的孩子、完整

温暖的家庭是医生个人潜意识中的渴望，是他故意压制的、深藏在无意识情感，而梦则是将

无意识中所消失的记忆和所有微弱到无法被意识到的心理内容挖掘出来，通过自发的联想立

体地展现。第一个梦洋溢着温暖和爱，是主人公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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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第二个梦境是类似莫斯科学者之家的宴会厅，具体的时间不明。灯火通明的大厅

同入睡前现实中云遮月时昏暗的光线形成对照。梦中的盛宴其实是医生的葬后宴，阿姆林斯

基教授在桌子上跳着罗古德（作家臆造的一种具有追悼性质的医学舞蹈——笔者注）。葬后

宴实际上是反映了医生对死亡的恐惧。此时医生和痨病鬼已经赶路一天一夜了，路途中的障

碍有增无减，这不断消磨医生的自信和耐心，导致他对死亡的恐惧愈演愈烈。磨坊主太太摇

身变为教授的妻子，她带着淫荡的微笑对医生低语：“这是肉欲的华丽暗示。”（索罗金 2012：
149）整个梦境笼罩着怪异、阴森、恐怖的气氛。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的检察官阻止这些

与意识的道德内容不相容的愿望不加伪装地进入意识中去，于是梦常常是经过变形的。身为

知识分子的加林医生未能坚守内心的道德底线，受诱惑与磨坊主太太发生一夜情，与社会道

德不相容。因此与磨坊主太太的不伦恋作为梦的联想材料中的罪感成分，经过变形后在梦中

得以展现。值得注意的是，梦开始前，“医生开始觉得有点冷了”（索罗金 2012：148），梦

结束之后“医生醒了过来。他稍微动了一下，他的身体冷得立刻剧烈颤抖起来”。（索罗金

2012：149）外部环境的严寒同内心对死亡的恐惧相呼应。

第三个梦同样散发着浓郁宗教气氛。为了躲避暴风雪的严寒，躲进空间狭小逼仄的牵引

箱中的医生发了第三个梦，梦的主题是温暖和爱。梦中有暖暖的，炎热的夏日树林，“翠绿

的青草上洒满了阳光”，“白桦树干也是热乎乎的”，“地板是热的”，“火热的地面”、“炽热的

大理石”等短语和句子反映了身处寒冷之中的医生对阳光、温暖的渴望。教堂里医生在神甫

主持下和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与伊琳娜完成结婚仪式。“他这样就已经感觉很好了，这种感觉

如此美好，以至于眼泪都从他的眼睛里流了下来，他就这么站着，一动不动地，所有人都理

解他，所有人都分享他的快乐，所有人都感觉很好，但他感觉尤其好，甚至有点儿欣喜若狂，

因为他爱所有人，爱站在这个教堂里的所有人，他爱伊琳娜，他爱神甫，他爱所有的亲朋好

友，他爱那些在教堂地板下躁动和怒吼的僵尸，他爱所有人，爱所有人。” （索罗金 2012：
165） 在这份爱的感召下，教堂里的所有客人和神甫、大辅祭、唱诗班的歌手们、妻子都围

绕着他转动，边走边唱，就连地下感染瘟疫的僵尸们也在舞动，唱着“愿上帝保佑长寿与平

安”的祝祷词。荣格指出，预期功能是梦的本质特征，“是无意识中对在未来实现意识的期

望。”（卡尔·荣格 2011：176）到多尔戈耶为那里的人们接种疫苗免受僵尸的戕害是医生一

路上的殷切期望。未能及时赶到目的地救人，瘟疫肆虐、僵尸横行，与妻子分开，对医生来

说这些都是深深的遗憾和巨大的痛苦，而在第三个梦中，这些遗憾与期望竟和谐的统一起来，

并在医生内心中延伸出一种爱世间万物之博爱精神和普世情怀。

痨病鬼临死之前的梦是全篇最后一个梦境描写，也是他唯一一次做梦。“梦把他拖入了

自己的空间。”（索罗金 2012：168）这个梦穿越回了痨病鬼的童年。梦中重现了痨病鬼童年

时期因贪玩不小心把家烧了的情景。珍贵稀有的大号蓝色蝶蛹在大火中化为乌有，这导致父

亲一辈子都不肯原谅他，这成为他无奈离家出走的直接原因。梦中他尽力去弥补这一遗憾。

熊熊大火里抱着蝶蛹逃出来的痨病鬼，看到蓝色蝴蝶破茧而出，“那是天使的芳容，一个美

丽天使的芳容，闪烁着深蓝的各种色调……库奇马的双手与它的脚长在了一起，他的骨头和

蝴蝶的骨头连在了一起，他的骨头和蝴蝶一起唱着歌，这是一首歌唱新生命之歌，一首关于

终极幸福之歌，一首伟大欢乐之歌……”。（索罗金 2012：170）蓝色蝴蝶的“天使”面容，

闪烁着神性光辉。痨病鬼与蝴蝶化为一体共同歌唱、投进烈火燃烧的窗口，这是痨病鬼平静、

欣然地接受死亡的暗示，与医生的死亡恐惧形成鲜明对比。

幻境、梦境中的时间不受文本现实时间和束缚，无法捕捉与衡量，具有相对独立性。时

间在空间里流动、凝聚，并在空间中得以体现。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

一文中指出，阿普列乌斯作品中的梦境与幻象是把上帝意志或机遇意志传达给人们的一种方

式，“梦境和幻象不能够激励主人公们去从事任何活动。相反，梦境和幻象昭示主人公们，

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做，换句话说是强迫主人公们去完成一定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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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表现出积极性来。”（巴赫金 2009：304）加林医生经受幻境中的死亡考验以及三次有关

过去的忏悔、现实的恐惧、未来希冀的梦境的洗礼后，开始反省以及思考善与恶的问题。而

痨病鬼的童年追忆为后来梦中弥补童年过错做结构上的铺垫。因此，小说中梦的时空体完成

了情节结构的功能和心理功能。它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同时，也展现人物意识流动和斑斓

的情感世界，丰富了人物形象体系。

4 道路时空体

20世纪 60年代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增补、改订之时，笔记中首次出现了“相

会时空体”一词。相会时空体常常与道路时空体（Хронотоп дороги）联系在一起，后者在

文学中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很少有作品能够回避任何形式的道路情节，甚至不少作品就是

直接建立在道路和各种奇遇的基础上。巴赫金指出，道路时空体是指“在道路上的各种相遇

的情形。”（巴赫金 2009：283）在相会时空体中时间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道路时空体里，相

会通常发生在开放、充斥着各种形式的偶然性的道路空间中。索罗金的《暴风雪》就是一部

非常典型的以道路奇遇与历险为主架构情节的作品。道路的起始点是多尔别西诺村，目的地

是瘟疫横行的多尔戈耶村。除严寒和风雪外，狼的威胁、滑板的断裂、撞上巨人鼻子等都是

路途中的阻碍。多尔戈耶的俄文«Долгое»，意为“遥远的”，原本 17俄里（一说为 15俄里）、

正常两个小时达到的路程整整走了约一天半的时间，小说结尾处，医生发现痨病鬼已经走了

后放声痛哭：“他不可能达到多尔戈耶了”（索罗金 2012：175）。医生与痨病鬼共同踏上了

一次没有终点的旅途，“对小说来说，道路本身就具有重要涵义。漫漫旅途中时间好似融入

到空间中，并在空间里流动。”（Ясмина Войводич 2015：339）因此道路相应地获得了隐喻

意义。

首先，作品中道路被赋予了“人生道路”的隐喻意义。幻境中的加林医生历经生死考验

后，黑暗和暴风雪不再使他厌烦，“逆风而行，克服一切困难和所有荒诞，勇往直前，不害

怕任何事和任何人，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命运之路，坚定不移地前行，执着地前进。这就

是我们的人生意义之所在。”（索罗金 2012：113）在人生道路中，人们常常无法摆脱命运的

操控，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和阻碍。在人生道路抉择时，一蹶不振还是勇往直前是需要我们

用一生去解决的。在这条前往多尔戈耶村的道路上，暴风雪担任命运的角色，它主宰着一切，

严寒侵蚀、狂风暴雪一度让主人公们失去了道路的方向，也迷失了心灵的方向。医生从开始

的信心满满逐渐转变为充满怀疑、甚至是恐惧。这一切都是人生道路的缩影。

其次，道路的宗教救赎意义也是由加林医生口中道出的。“每个人生来就是要找到自己

的人生道路。上帝赐给我们生命，要求我们的只有一点：他让我们意识到，为什么把这个生

命赋予我们。不是让我们像动植物那样度过完整的、但毫无意义的一生，他是要让我们明白

三件事：我们是谁，来自哪里，要到哪里去。比方说我，加林医生，一个按照上帝的形象和

样式被创造出来的人，现在半夜要沿着这片田野到一个村庄去，去病人那里，去帮助他们，

保护他们免受瘟疫的侵害。这就是我的人生道路，是我此时此刻要走的道路。”（索罗金 2012：
124）上帝赐予了人生命，甚至无私地差派独生爱子耶稣替人类赎与生俱来的原罪。因感念

基督之爱，加林医生决心经历苦难磨砺，肩负起拯救的使命。因此这也是一条灵魂救赎之路。

正教精神中的罪感十分强烈，强调“只有贫穷和苦难才能使人身上的罪恶得到救赎,使有罪

的灵魂变得纯净,才能真正接近上帝,恢复人原初所具有的神性。”（刘锟 2009：145—146）救

赎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主题，《约翰福音》中，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

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小说中真正实现了灵魂救赎的是痨病鬼。痨病鬼在梦中努力

弥补儿时铸成的大错，希望得到父亲的宽恕。他一路上视苦难为神圣，心平气和地接受一切，

甚至是死亡。最后痨病鬼和破茧而出、异常美丽、具有天使面容的蓝色蝴蝶化为一体，义无

反顾地扑向熊熊火焰。这里的破茧而出是生，扑向火焰是死亡，生与死统一在散发着神性的

蓝色蝴蝶身上，喻指痨病鬼获得了灵魂救赎。于是在这里道路有了灵魂救赎之路的隐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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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道路也是俄罗斯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与人民的道路。巴赫金认为，道路时空体的

特点是“在道路（“大道”）中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点上，有许多各色人物的空间路途和时间进

程交错相遇；这里有一切阶层、身份、信仰、民族、年龄的代表。在这里，任何人物都能形

成对照，不同的命运会相遇一处相互交织。在这里，人们命运和生活的空间系列和时间系列，

带着复杂而具体的社会性隔阂，不同一般地结合起来；社会性隔阂在这里得到了克服。”（巴

赫金 2009：437）医生、车夫、磨坊主、哈萨克人、中国人等在路途中交错相遇，而知识分

子医生与人民痨病鬼因暴风雪这一偶然因素相识，决定了《暴风雪》的主要情节。在赶往多

尔戈耶的道路上，二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东正教文化土壤的滋养下，俄国传统知识分子具

有浓厚的弥赛亚情结和使命，这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加林医生接受过良

好的教育，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瘟疫蔓延、僵尸横行的多尔戈耶村让人望而却步，加林

医生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决然地带着疫苗前往，希望救助没被瘟疫感染的村民。他的博爱、

救世主义以及自我牺牲精神十分契合 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内在气质。正如梅列日科夫斯

基所说：“俄国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是表现在知识水平上，也不是表现在理性力量上，而表现

在他的心灵和良心上。因为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良心总是在正确的道路上，而理性上却总

是常常找寻不到方向。”（张建华 2008：26）

途中在暴风雪的捉弄下医生多次表现出不耐烦和气愤，甚至认为是痨病鬼的无知与散漫

阻碍了他的路，“他突然明白，原来正是痨病鬼，正是这个胸无大志、不求上进的人，正是

他身上的散漫惰怠和那种庄稼汉固有的碰运气心态，正是这一切在阻碍了他这个医生的道

路”（索罗金 2012：128）医生的抱怨除了表现知识分子与人民的社会隔阂之外，也折射了

知识分子忽视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最后医生一气之下抛弃了痨病鬼，要独自步行前往

多尔戈耶村——失去了赶车人的医生，也就失去了方向，中后在峡谷中迷路。这里的道路时

空体作为知识分子与人民的道路的隐喻意义，旨在表现历史方向始终是由人民掌握，人民不

是无知、无能的代名词。知识分子应该重视人民的作用，团结人民、拉近与人民的距离才是

实现未来俄罗斯复兴的真正道路。

5 结束语

《暴风雪》的叙事文本中，清晰明确的物理时间营造了真实感和现实感，这是符合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小说中的历史时空、现实时空与未来时空交错、并置；而

时间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感的因素。随着主人公心理时间的延长，意识空间不断强化，

全面立体展现主人公丰富的内心精神活动，使得人物形象立体生动、完整饱满，情节变得有

血有肉，而时空的错乱又会产生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小说的叙事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

实结合，为读者带来独特新奇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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